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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技术的诞生不仅快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且也将科学研究不断引向新的高度。以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当前大数据建设和发展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大数据的发展对丰富和

完善人文—经济地理学势必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

挑战。梳理和分析了目前大数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内部空间研究、交通与消费行为、社

会空间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最近进展，以及大数据对参与式研究和决策平台的作用。着重剖析了大数据对人文—

经济地理学数据获取，研究思维与范式，研究内容、研究时空尺度与研究目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与存在问题，特别

是由于大数据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在数据收集特别是数据属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基础将会使得大

数据与实际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数据本身也不能替代研究者思维和决策过程。因此，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应

该科学对待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弥补和丰富以往发展中的短板，即完善学科数据建设、建立大数据应用较为完善

的研究方法体系，促进跨域数据整合和跨域研究，以及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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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与信息收集是科学研究和政府以及企业

决策重要环节。自 IT技术发展以来，人们获取数据

的技术一日千里，同时全球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对

于数据的依赖性也大幅度提高。特别是自 20世纪

90年代后，IT领域开展了以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和

物联网为标志的又一次颠覆性的变革，这三项技术

之间相互促进，其中大数据最为直接地与社会经济

活动联系在一起。作为以社会经济活动为主要研

究内容的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大数据时代中既面

临深化学科研究内容的机遇，又须面对调整传统研

究思维的挑战。

数据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大数据的发

展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20世纪

中叶，以数学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从纷杂的

社会经济现象中抽取典型性数据，通过数学模型的

方式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某种联系，从而使得社会

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从传统描述性(Descriptive)研

究进入到解释性(Explanative)研究。人文—经济地

理学者曾经经历过对数学模型的沉醉、抛弃和理性

回归(杨振山等, 2010)，如今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似乎

使得研究者又将面临相似的局面。不同的是，这次

将从研究范式、数据收集与特点、研究内容和研究

目的发起更多疑问。

鉴于此，本文从国内外已有的与人文—经济地

理学相关的案例和经验出发，结合其学科研究思

维、范式、特点和任务对此加以剖析，希望能够在这

一新的技术变革下引起争鸣，促进人文—经济地理

学积极面对这一重要转变。

2 大数据的发展及其在人文—经济地
理学中的应用

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大数据有着内在的本质

联系。这是因为，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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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当前大数

据的建设和发展趋势高度一致。另外，人文—经济

地理学是研究人和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或一

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的规律和特征。与传统数据相

比，大数据的收集和记录都更加强调时间和空间维

度，试图在时空轨迹中，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记录

所发生的事件，从而构成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

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

和多元化的数据类型(Variety)和巨大的数据价值

(Value)等基本特征(Laney, 2001)。从数据内容来

看，当前大数据多是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主要内

容(如社会媒体、出行轨迹等)。在一定程度上，大数

据技术用数据的方式反应了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

现象，揭示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性。因此，大数

据时代对于作为从空间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的人文—经济地理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目前，大数据技术已经在人文—经济地理学的

下述领域中得到一些初步应用。

(1) 城市功能区、热点区和边界鉴别

城市功能区、热点区和边界是城市空间结构的

核心组成部分。其中城市功能区是实现城市功能

的载体，城市热点区是某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

聚区域，二者都是城市空间中重要地区，也是政府

管理和市场行为的聚焦区域。城市增长边界对于

控制城市规模，合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Nelson et al, 1995)。长期以来，上述问题的研究

一般通过对规划文本的收集和土地利用分析来获

得，其中土地利用分析重点在于说明城市景观的变

化。在此类研究中，功能区、热点区和增长的边界

具有一定的“被划定性”。随着遥感信息的丰富，研

究者也在试图通过卫星图像和灯光遥感技术来识

别城市的边界(Tan et al, 2010; Jiang et al, 2012)，但

距离以社会经济功能来刻画城市功能区和增长边

界还有不小差距。

大数据技术促进了从社会经济活动来揭示城

市的边界和功能区这一方面的研究。例如近来学

者利用大数据，通过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来

获得人们对某一感兴趣地区的访问次数，从而对城

市的热点区和边界加以甄别(Long et al, 2013; 秦萧

等, 2013)。Long 等(2014)利用道路网络和 POI 数

据，对中国城市的城市边界进行了地块尺度刻画，

综合考虑了物理设施和人类活动对应的兴趣点。

重要的是，因为大数据的采集可以是任意时段的，

那么理论上对空间利用的分析就可以是动态的过

程，这对传统分析方法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2) 行为和消费研究

丰富的数据获取渠道和大规模的数据量为研

究交通出行和消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个人数据的产生、

记录、存贮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是智能手机数据、公交智能卡数据、签到数据、

出租车轨迹数据为交通和行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

数据来源，极大地推进了人文—经济地理学中行为

地理和交通地理学研究(Bentley et al, 2014)。如 Jun

等(2014)利用交通数据了解消费者行为；Wang 等

(2014)通过电话记录比较城市和乡村居民经济行为

的差异；Cai等(2014)根据已经掌握的出租车轨迹来

建立电动车充电桩方案；龙瀛等(2012)利用公交卡

数据来分析人们出行的行为规律。

(3) 社会空间与社会网络分析

随着全社会人文关怀程度的提高，近年人文—

经济地理学中的社会地理学得到很大发展。情感、

文化、性别以及公平和民生等都成为社会地理学中

重要话题。大数据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

通过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站表达和收集大众心声，成

为获取上述话题研究所需数据的重要来源(秦萧

等, 2013)。一些研究利用大数据来揭示城市的社

会空间构成，如犯罪空间(Graham et al, 2014)。在

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人们还通过获取社会

行为标签(Tag)来反映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网络群体

的关注(Zhang et al, 2011)，并在社会网络图中辨识

区域所在节点的特殊性和作用。如何从认知论的

角度将标签信息化成为这一类研究的关键和难点。

3 大数据研究范式的冲击与人文—经
济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不可替代性

由于大数据在研究思维和研究方式等很多方

面与传统研究有较大不同，因此在推动人文—经济

地理学研究的同时，大数据也激发了人文—经济地

理学的思考。首当其冲是关于研究范式。人文—

经济地理学存在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等

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揭示和解释社会经济活动规

律，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受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制

度转向”的影响(刘卫东等, 2004)，人文—经济地理

学开始关注文化、制度，将其作为社会发展格局和

动力机制的深层次原因。此后关系地理(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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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地理(Evolution)等研究范式也为人文—经济地

理学者理解空间经济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基础 (苗长虹等, 2007; 贺灿飞等, 2014)。

在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理论指导

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让数据说话(Data Tell the Truth)”是大数据技

术发出的最强音。同时，在数据处理上，大数据技

术具有“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不要绝对精确、要

相关不要因果”3个显著性特征(Mayer-Schonberger

et al, 2013)。在没有理论和任何假设的基础上，大

数据技术是由最终数据结果所呈现的具体形态、格

局和问题来反映真实世界。数据所揭示的内容就

是真实世界本身，而科学研究所需要进行的只是对

数据技术(收集、过滤和表达等)进行完善，对数据价

值不断挖掘，从“事物的相关性”中去预测。

上述研究范式无疑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

学研究范式构成了重大冲击。“如果你知道一个人

过去的所有社会数据，那么你对他未来行为的预测

的准确性将达到 93%(Barabasi, 2010)”。 大数据真

的只给除数据之外的科学研究留下 7%的空间吗？

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是否只要交给数据科学

家就可以了呢？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学最大

的挑战可能在于“一切让数据说话”的口号。大数

据研究似乎更加“单刀直入”，希望通过全样本数据

来深刻地揭示研究对象，从而对研究内容进行“无

微不至”的深刻揭示。然而，没有任何理论假设让

大数据的使用在科学研究中失去“先验性”科学设

想。一个个数据结果，一张张数据图最终还是会和

特定的社会发展现象联系起来，然后再回到问题研

究的整体脉络中进行分析，并解释其原因。大数据

研究有时可能仅仅简单到数据分析 (Boyd et al,

2012)。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如果大数据分析离开

原有人文—经济地理学长期积累的学科知识和理

论体系，将无法体现大数据巨大的价值(Value)。

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往往是采用的描述、分

析、解释和预测这些主要研究方式的一种或者几

种。大数据在描述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

当前我们看到的数据结果却常常很相似或有雷同，

即海量复杂数据最终生产出千篇一律的结果。理

论性的先天不足又使得大数据很难在分析和解释

上有所进展。另外，依托数据进行科学预测也需要

根据先验知识或者参照某一理论来进行。由此看

来，数据是大数据的魅力所在，但过度强调则可能

会使大数据自身发展丧失其巨大价值(Value)得到

挖掘的机会。人文—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与大数

据技术的发展是互补性关系，利用大数据海量的数

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

系(Velocity)、多样和多元化的数据类型(Variety)，人

文—经济地理学无论是检验和深化既有理论体系，

还是发展新的学科内容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同时

也将有助于大数据本身巨大价值的发挥。

4 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学数据源
的革新与使用局限

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常常

依赖于官方数据。通常，官方数据是自上而下的数

据结构，往往不能满足研究和应用的需要，如房地

产研究常常需要实时房价信息。因此，人文—经济

地理学中很多研究问题，特别是周期性、长期性研

究受到很大的局限。

在信息化、数字化、网格化和云计算等技术的

辅助支撑下，大数据充分地利用空间技术或地学技

术，如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定位技术等，实

时对研究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进行数据捕捉。

收集的数据既不同于一贯采用的以“人”为媒介的

调查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也不是官方发布的“硬数

据”，而是通过“机器”实时收集的人文—经济地理

学“一手数据”和“软数据”。因此，大数据技术为人

文—经济地理者提供了另一数据收集手段(甄峰

等, 2014)。在“机器”的帮助下，数据数量和种类都

极大地丰富了。

但是，随之也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是数据的

使用“寿命”大大缩短了，如交通流、车辆拥堵情况

等都被具体定格化。统计资料可能需要每个月、每

年(如经济统计资料)或几年(如普查)发布一次，这

些官方资料由于其发布时间的稳定性、综合性和权

威性，通常可以被看作是人文社会经济领域的“硬

数据”。而通过大数据方式采集的数据只是时空的

一个片段，是“硬数据”的一个个子集或细化单元。

当然，如果可以对大数据进行长期的记录来分析其

规律性，那么一个个子集描述的情况远比综合(Ag-

gregate)、代表性描述准确得多，信息也丰富得多。

但是即便如此，大数据中的单个记录(Record)远没

有传统的统计资料中的记录那么有意义。

其次，尽管大数据宣称是用全样本在做数据分

析，但其实调查群体存在很大限定性，或者说存在

数据有偏性。如社交网络数据是基于对使用社交

网络人群的调查，对于不用社交网络的人来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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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老年人、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和因贫困没有能

力购买社交电子产品的人来说，大数据技术显然在

目前是无能为力的。再如获取公交刷卡记录的前

提是对使用公共交通者的出行规律进行调查，对于

通勤范围很短，没必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来

说，大数据的使用便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针对数据

有偏性，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积极采取对应方法，例

如加强对局部群体的行为特征研究，或者是结合其

他数据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

定性(Long et al, 2014)。此外，对人文—经济地理学

者而言，一个很大的遗憾是大数据只记录了空间兴

趣点的空间信息，其他社会和经济属性甚少，大大

削弱了大数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潜力。

再次，我们还需要清楚地记得，人文—经济地

理学包含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从开始的实证主

义描述到计量经济革命，再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空间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文化地理的百花齐放，

人文经济地理最终走向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的局面，以提高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能力，具体方

法包括描述、解释、格局和模式识别、机理分析与趋

势预测等。而大数据更多地是定量研究，需要定性

研究来配合使得研究更加丰富和完善。即使就定

量研究而言，提高大数据的分析能力，还需要新的

理论和分析方法。可以想象，目前的统计分析工具

并不完全适应全样本数据。为此，一些研究者在探

索新的方法，特别是利用数据分析方法来促进大数

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如通过对数据分

布中异常值的揭示来发现城市的个性(Jiang, 2015)。

最后，大数据对科学研究也带来了另一个严肃

的问题，即科学隐私。所有的人完全暴露在各种数

据采集器之下，自身的行为、特征等完全不受自身

意愿掌控，被采集并加以分析，甚至有可能会被公

布。另外，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的时候，也要注

意到数据分析是对以往情况的总结，如果作为判断

和惩人们潜在行为的标准，也是有悖伦理道德的。

因此，科学研究在使用大数据时应该有度。

5 大数据技术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研
究内容和时空尺度的影响

大数据的基本核心研究内容就是数据，包括数

据获取、组织管理和分析等等各种技术。这一点与

人文—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社会经济活动既有联

系，又有所不同。数据的发出者是人，因此大数据

直接推动了人文—经济地理学对人的关注，如人的

社交网络、交通行为等。这样，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客观上推动了人文—经济地理学对人的研究转向，

使得研究更加关注人的活动，如游客满意度分析等

(Xiang et al, 2015)。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本身对

于“人”的特征的记录很少，因此，大数据仍然不能

完全替代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数据调查方法来达

到对人的认识。

其次，研究数据的丰富和精准化使得人文—经

济地理学将面临尺度收缩问题。人文—经济地理

学关注既定空间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在研究过

程中经过了高度的概括，如城市、区域或国家尺度

等，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体系。城市研究只关

注城市内部空间，区域研究将城市高度抽象为点，

而国家或全球尺度研究则将国家或者区域抽象成

点。这样，人文—经济地理学实际上存在空间尺度

和时间尺度收缩问题(Scaling Issue)。通俗地讲，就

是存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是“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情况。比如区域交通流分析往往是城市间

或者省区间被加总的数据，个体数据(特别是一些

异常值或溢出值)被过滤掉了，或是省区间交通流

向的数据无法进一步细化到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

乡村间。大数据可以从多角度、多维度对一个具体

的研究空间对象进行分析，从整体(群体)和个体两

个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在这一情况下，随着

空间尺度的缩放，事物特征逐级展现出来。时间尺

度上，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如交通流量，往往用

一段时间的整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无法反映出时间

片段，如季节性、周期性变化等。所以同样地，时间

尺度的缩放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事物

特征。

随着尺度缩放问题的解决，一些“细化”的问题

得到揭示。这些“细化”问题可能会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旅游活动，往往存在

季节性特征；两个城区间交通总量一致的情况下，

也可能存在明显的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

差异，这些都构成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地区分

异规律的重要内容。一些溢出值或异常值也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或者研究价值，

反映了有别于总体特征规律的特殊情况。随着大

数据技术的推进，人文—经济地理学可能要对时空

尺度缩放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另外，大数据大大推进了人文地理学的跨界研

究。与以往的数据收集不同，很多数据的收集以人

为核心，采集了社会和自然的信息，反映了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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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如健康、污染暴露等。从

这一点来说，大数据有望推进人文地理学的跨界研

究，更加深入地研究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Hu-

man- Nature Relationship) (Crain et al, 2014)。 如

Google公司利用网页访问的大数据，比美国疾病中

心提前约一周的时间预测了传染病在美国的传播

路径(Ginsberg et al, 2009)；有学者利用大数据对环

境变化检测和人健康影响做出了评价等(Vitolo et

al, 2015)。大数据的采集可能对新的研究话题，或

是过去受到数据收集限制的话题做出积极的贡献，

如地缘政治的研究。

因此，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的深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人”的关注，时空

尺度研究和人文—自然综合研究等都是人文—经

济地理学近年来新的重要研究方向。人文—经济

地理学和大数据技术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加深

入的交叉和互补。

6 科学问题和实践应用的相互促进

人文—经济地理学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土壤更

多地来源于实践需求。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在大

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智

慧城市(Batty, 2012)。智慧城市是在高度信息化状

态下，充分利用大数据和各项技术对未来城市建设

的新尝试。它试图从城市尺度(包括社区、主要功

能区和城市其他尺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代

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改进，逐渐从目前的经济领域开

始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空间布局推进(Allwinkle et

al, 2011)。其内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

服务、工商业活动等方面(谢耘, 2012)。大数据将充

分运用其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

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但如何与人类智

慧型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以及如何与城市政策决

策过程有效衔接起来，目前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

(Abb et al, 2012; Anthopoulos et al, 2012)。由于技

术方式、产业内容、地方功能的重要转变，智慧城市

和大数据应用将对城市规划产生重要影响。

人文—经济地理学同样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但更多地是对科学问题的研究。科学研究与实践

可以相互促进。例如，人文—经济地理学在研究中

力求建立一种参与式(Participatory Approach)的研

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通常在研究者的主导下，通

过访谈的形式来完成。随着访谈的难易变化，参与

者的数量和参与次数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调查

结果对真实情况的反映存在局限。另外，在城市规

划中，规划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官员对城

市发展的定位，以及规划者和研究者对城市的认识

和判断，规划和研究制定缺乏公众的参与(王广斌

等, 2013)。这样规划的结果往往就是重视空间物

质形态表现，缺少人文关怀；重视经济发展，缺少人

居环境考虑，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与当前提倡的以人

为本和精细化管理要求相去甚远。大数据的兴起

为参与式研究和规划搭建了新的平台。通过互联

网公共平台建设，大数据可以轻松地将研究者的研

究问卷或问题提交在平台上，公众可以对这些问题

作出回答甚至是修改。同时，政府工作也将更加透

明，一方面受公众监督，需要快捷地对居民需求作

出反应；另一方面利用丰富的社会资源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管理效率。香港尽管高楼林立，但仍有

70%的面积是绿地，其中有40%是政府保护性绿地，

但在经济的刺激下，非法侵占绿地情况时有发生，

给政府监管带来很大的麻烦。公共参与式管理为

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2005-2009年，关于侵

占绿地20485起投诉中，有93%来自于公众，形成了

特殊意义上“港人治港”的“市民地图”。

或许大数据和人文—经济地理学在针对社会

经济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分工，二者在实践应用和科

学问题研究中不可相互替代。大数据侧重于数据

的收集、分析与加工过程，虽然对揭示问题具有一

定的帮助，但不能完全替代科学工作者对科学问题

的认知和把握。另外，大数据缺少了决策分析这一

重要环节(Analytis et al, 2014)，因此在数据分析之

后，常常需要研究者结合其他情况进行更加综合的

分析和判断。

7 结论：以大数据来推进人文—经济
地理学发展

信息技术正在成为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关

键性动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今后的社会发展。

人文—经济地理学及相关学者从研究到实践都积

极参与其中，适应并积极响应这一新趋势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目前大数据技术刚刚崭露头角，因此本

文探讨的许多问题还都没有最终答案，希望将来会

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另外，鉴于在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和探索中，中国基本处于与国际同步阶段，

所以也希望中国将来通过研究的深化，在这一方面

414



第4期 杨振山 等：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促进与局限

能够处于国际人文地理学界领先地位。

7.1 充分利用新的数据源，完善学科数据建设

数据(包括定量和定性数据)制约着人文—经济

地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宋长青等, 2004)。大数

据为人文—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新的重要数据获取

方式，在数据的空间和时间精度上进行了很大的推

进，从而使得人文地理学在广度(新内容)和深度(研

究尺度，研究问题的深入)的发展上成为可能。随

着数据类型的丰富和数据源的多样化，特别是长时

间、多尺度、个体记录在大数据技术上的初现端倪，

数据建设将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中一个重要问

题。人文—经济地理学者从被动地接受二手数据

变为主动地获取和持续记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数

据，并按照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设计数据类别和属

性，获取数据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数据库的建设中，数据(源)之间的可比性成

为比较研究的关键。如Facebook在中国和俄罗斯

都不是主流社交媒体工具。受文化、制度和技术发

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大数据技术应用等都会有所不

同，发达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会有形成“数字鸿沟”的

潜在风险。

数据的重要性，潜在的一个疑问就是，对于研

究者来说是否会存在“数据为王”的现象？近期由

于受数据获取性的限制，我们认为短期内会存在这

一情况。但长期来看，由于开源数据的发展趋势，

以及大数据本身需要与理论和应用的结合，思想的

高度最终会决定大数据的命运和研究者的成败。

在这一方面，韩国政府正在推进面向研究和政策制

定者、通过物联网技术从环境中提取大数据，从而

推动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绿色 IT 发展 (Baek et al,

2015)。

7.2 建立大数据应用较为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

大数据可能是除定量和定性之外的第三大类

研究方法①(Delyser et al, 2003; Gray et al, 2007)。一

方面，它将定量数据的收集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

对于人的感觉、情感、经验、体验、信仰、价值、思想

和创造性也具有极强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如舆

情)。大数据强调了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Data-ex-

tensive Inquiries)并有效地利用已经建立的多种计

算分析工具，从数据的角度揭示问题。从数据类型

的广度、丰度、深度(时间和空间尺度)来说，大数据

有望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中第三类研究方法。

当然建立这一研究方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是大数据本身需要规范化；二是从适用范围、分

析方法和模型等方面还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方

法。目前对大数据的应用需要十分谨慎。由于研

究个体特征等诸多问题，大数据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尚存在很多问题。在有限条件下，回溯模拟大数据

分析结果与其他数据源结果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进行更大程度的推广可能是一个办法和途径。如

研究者曾利用Google公司页面访问查询，对 2003-

2008年美国流行病传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指

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检测结果间相关系数高

达0.97(Ginsberg et al, 2009)。

7.3 促进跨域数据整合和跨域研究

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大数据技术属于不同域

(Domain)，目前很多最新的研究进展并不是由人文

—经济地理学者完成的。技术创造者会受到应用

性和研究目标的困扰，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将面对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问题，这就要求人文—经济地理

学者与大数据技术人员间进行通力合作。

另外，人文—经济地理学者也可以预期，未来

大数据除了记录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外，还将纳入以

往的自然过程(如气候变化)数据。如何整合这些跨

域数据(Cross-domain)，以及融合社会经济发展—自

然过程信息处理技术成为研究人地关系中新的技

术难点和重点。

7.4 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转变

人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作用于地表，构成社会

经济变化的重要内容。客观上，人文—经济地理

学，特别是中国的人文—经济地理学更多地关注后

者。随着大数据技术对人无时无刻的记录和参与

式方法平台的夯实，以及人文关怀的日益重要，以

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和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研究

目的将是未来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方向。当然，这一

转变还需大数据技术本身对调查对象的属性进行

更有力、更明确的界定说明，同时也离不开与传统

调查法的相互验证。但可以相信，在大数据的推动

下，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应用性也将会有力地

推进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度，公共权力的透

明度与城市决策过程的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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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big data applications to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ate of the art

YANG Zhenshan1∗, LONG Ying2, Nicolas DOUAY3

(1. Key Lab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odel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City Planning, Beijing 100045, China;

3.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Paris 75205, France)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of "big data" has profoundly changed our life and society, and advanced scientific re-

search. By taking social and human activities as main data source, this technology is of great potential of applica-

tions in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Drawing on rec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w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to the research of urban hotspots, functional areas and boundaries, transportation and con-

sumption behaviors and social geography.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articulates the roles of big data in

enriching data sources, adding new research themes, bringing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nd stimulating the re-

search of coupling to human- spatial research in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However, the technology of

"big data" still needs improved, especially the "bias" issue in collection and the attributes of data. It also needs

appropriately positioned in the application in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because big data cannot replace

the data that are collected from field work, or be applied without proper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hypothesis,

and replace the independent thinking of researchers and decision processes. These factors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which requires more efforts on big data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xploration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cknowledg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roles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ers should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f this filed: exploring new data sources

and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database construction in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establishing a research

paradigm towards big data applications, facilitating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domain research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 and emphasizing the research towards human behaviors and demands.

Key words: big data;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paradi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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